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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王若丹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杭州

摘  要｜目的：本研究考察家庭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及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方法：采

用家庭环境量表中的冲突分量表、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反刍反应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对 717 名青少年进

行调查。结果：（1）青少年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

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呈显著负相关；（2）链式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家庭冲突通过社交

焦虑和反刍思维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其中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3；家庭冲

突→反刍思维→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7；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思维→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

为 0.047，以上经检验均为显著相关。结论：状态焦虑和反刍思维在家庭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

中介作用，家庭冲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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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教育部网站也多次下发关于提升青少年心理

健康水平的通知。由于青少年所处时期的特殊性（生理发育及周边环境的变化），这一群体的情绪调节

较弱、情绪反应较强，加之社会敏感性带来的压力增大，容易使得他们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1］。薛

云云等人（2019）发现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形势较为严峻，因心理疾病所就诊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并且具有低龄化、多元复杂性等特点［2］。因此，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并及时进行干预都是十分必要的。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家庭问题扮演着重要角色［3］。研究表明，家庭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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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测因子，它会导致青春期孩子心理社会功能的恶化［4-6］。家庭中存在的不和谐形

式（争论、争吵、暴力等）会破坏稳定的家庭系统，使青少年产生恐慌情绪进而导致其适应问题的发

生［7］。在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家庭冲突会增加具有抑郁家庭遗传史的儿童心理疾病症状发生的

风险［8，9］。积极的家庭关系可以促进青少年取得更高的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不良的家庭关系会导致青

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和较差的健康状况［10］。以低表达力、低凝聚力和激烈冲突为特征的家庭环境往

往会导致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和心理疾病［11］。家庭冲突作为青少年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会使得他们

感受到巨大的家庭压力及缺乏家庭支持，从而造成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12］。由此可见，家庭冲突作

为一种负面因素，可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本研究进行假设 1：家庭冲突能负

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家庭冲突会增加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压力，导致人际脆弱性，从而出现抑郁症状［13］，所

以需要讨论青少年的社交领域在家庭冲突影响其心理健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对一

种或多种人际环境有强烈的忧虑、紧张或恐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14］。社交焦虑会增加青少年的人

际敏感度并降低其自尊水平，这些最终导致了青少年不良问题行为的发生［15］。丹妮尔等人（Danneel et 

al.，2019）的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是青春期出现孤独感和心理问题的助推器，社交焦虑行为的发生会削

弱友谊，进而遭到同伴拒绝，经历绝望感［16］。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问题与他们的社交互动问题（社交

焦虑和社交回避）存在相关［17］。通过对家庭不良环境中成员表达情绪（批评、敌意、情绪过度等）的

评估，青少年的社交焦虑症状会加剧，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18］。因此，本研究进行假设 2：社交焦虑

在家庭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间起中介作用。

不良的家庭环境会使得青少年进行反刍，这是抑郁风险的危险性因素［19］。反刍思维是指个体不断

地主动思考已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事件的起因、意义及可能产生的结果等［20］。它会预测一般内

化症状的轨迹，与外化行为波动的相互作用，并使得抑郁症状的预期水平升高［21］。家庭问题等压力源

提升了早期青少年的反刍率，使得发生共同反刍效应并且增加消极行为，减少社会支持，最终出现心理

问题的易感性升高的结果［22］。家庭环境紧张等高压的生活事件会引发青少年消极思维的产生，过度“回

看”的反应方式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患病率的解释占比高［23］。因此，本研究进行假设 3：反刍思维在

家庭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间起中介作用。

约瑟等人（Jose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对社交互动的焦虑和回避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更高的

反刍水平［24］。社交焦虑的严重程度和对社交表现的负面自我评价会明显影响社交事件发生后一周内

的反刍思维［25］。与心理健康的对照组相比，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报告存在更多的反刍思维与担忧状

态，并且同时具有社交焦虑和重度抑郁症的患者组报告的反刍思维和担忧状态程度更深［26］。根据反

应风格理论，反刍思维是社交焦虑和抑郁的认知风险性因素，渴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并害怕被他人拒

绝的青少年会常常回想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和感受，从而心理变得不健康［27］。简而言之，更多的

社交焦虑的人更容易陷入反刍境地，从而引发许多不良的情绪后果，更容易表现抑郁症状［28］。此外，

有研究表明，家庭冲突会增加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和反刍思维发生的概率，增加他们的内化问题并减少

主观幸福感［29］。因此，本研究进行假设 4：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在家庭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间

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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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方便抽样，对浙江省某中学 750 名初中生进行线下问卷调查，最终剔除乱填、缺填

后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717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5.6%。其中，男生 378 名，女生 339 名；城镇 456 名，

农村 261 名；双亲家庭 663 名，非双亲家庭 54 名；独生子女 252 名，非独生子女 465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冲突

家庭冲突使用家庭环境量表［30］的冲突分量表进行评估，该分量表包括提供家庭冲突证据的 9 个 2

分问题，用于评估家庭中冲突频率和激烈的程度。量表总分范围为 0 到 9 分，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冲突程

度越大。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2.2.2  社交焦虑

使用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31］评估学生对社交焦虑的主观体验。向学生提供了总共 22 个反

映活动和社会偏好的项目，项目为 5 点李克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此量表在本研究

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2.2.3  反刍思维

用反刍反应量表（RRS）［32］进行测量，共 22 个项目。参与者以 4 分制（1=“从不”，4=“总是”）

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反刍倾向越高。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2.2.4  心理健康

使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33］。SDQ 由分布在五个子量表中的总共 25 个陈述组成：情绪问题、

行为问题、多动症、同伴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具有三个选项的李克特类型格式（0=“不真实”，1=“有

点真实”，2=“完全真实”）。本研究去除亲社会维度量表，采用前四个维度测量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3.3 宏程序的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5 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量为

22.394%，低于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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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1 所示，由此可知，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

思维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0.001），其中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p<0.001），这三个维度又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相关（p<0.001）。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71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717)

变量 M SD 1 2 3 4
家庭冲突 2.40 1.94 1
社交焦虑 43.16 15.13 0.25** 1
反刍思维 40.03 11.23 0.33** 0.55** 1
心理健康 7.11 4.27 -0.40** -0.55** -0.60** 1

注：**p<0.01，***p<0.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 SPSS 中宏程序 Process 3.3 的模型 6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家庭冲突作为自变量，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作为因变量，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得到本研究所构建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

果，如表 2 所示，其中总间接效应值为 0.196，Boot CI 上下限不包含 0；间接效应 1 显著，家庭冲突→

社交焦虑→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值为 0.073；间接效应 2 显著，家庭冲突→反刍思维→心理健康的间接

效应值为 0.077；间接效应 3 显著，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思维→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值为 0.047。

表 2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196 0.022 0.152 0.240
间接效应 1 0.073 0.013 0.049 0.100
间接效应 2 0.077 0.014 0.050 0.105
间接效应 3 0.047 0.009 0.031 0.066

注：间接效应 1：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心理健康 ；间接效应 2：家庭冲突→反刍思维→心理健康；间接效应 3：

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思维→心理健康。

由表 3 的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可知，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45，p<0.001），家庭冲突对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预

测 作 用（β =0.25，p<0.001；β =0.20，p<0.001）， 社 交 焦 虑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反 刍 思 维（β =0.50，

p<0.001），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08，p<0.001；

β =-0.14，p<0.001），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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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relationship in the chain mediating model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R R2 F β t
家庭冲突 社交焦虑 0.25 0.06 48.27 0.25 6.95***

家庭冲突 反刍思维 0.58 0.34 181.30 0.20 6.42***

社交焦虑 0.50 15.74***

家庭冲突 心理健康 0.68 0.47 209.24 -0.45 6.97***

社交焦虑 -0.08 8.84***

反刍思维 -0.14 11.31***

图 1  家庭冲突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Family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结果可知，所提 4 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家庭冲突、社交焦虑、反刍思维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家庭冲突既可以直接

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首先，家庭冲突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家庭冲突是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

一，父母的争吵、打架及冷暴力等紧张的家庭关系会让孩子直接暴露在极大的压力源中，从而引发心理

问题［34］。有学者也从生理角度验证了家庭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家庭冲突会通过海马体与双侧

眶额皮质的连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35］。当家庭冲突水平高时，青少年更容易沮丧、焦虑和愤怒，

会具有更低落的情绪和更无力的生活行动，这也扩展了胁迫理论的相关研究［36］。由此，青少年家庭成

员应增强内部凝聚力，积极主动地与内部成员进行沟通来消弭潜在矛盾，使得家庭氛围更加和谐与温馨，

尽可能减少家庭关系带给青少年的不良压力源以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其次，社交焦虑在家庭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冲突正向预测社交焦虑，社交

焦虑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良的家庭环境会使得青少年出现社交焦虑和社交回避，使得青少年

在社交过程中表现出适应困难［37］。家庭凝聚力强、家庭冲突低水平的青少年社交焦虑程度较低，能够

积极地与周围人进行互动，心理健康水平更高［38］。相反，争吵、打架等“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容易

使得青少年家庭支持减弱、自信心下降，在面对人际关系时出现过度焦虑、紧张、回避的现象，从而造

成孤独感增加、心情沮丧压抑等负面情绪状态的出现，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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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刍思维在家庭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冲突正向预测反刍思维，反刍

思维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家庭冲突会触发青少年的情绪困扰和情感障碍，这诱发了后续的一系

列反刍思维的出现［39］。更高水平的反刍思维又是青春期这一成长过渡期的抑郁症易感因素［40］。青少

年过度回想家庭中发生的不良冲突事件（不良压力源），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焦虑、沮丧，这促发了青

少年群体不健康心理状态的出现。因此，家庭营造和谐美好的氛围，可以减少青少年对“不美好场景”

的反刍，使得青少年拥有健康、积极的阳光心态。

本研究探讨了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验证了社交焦虑和反刍思维在家庭冲

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当青少年经历家庭争吵、暴力等具有较高压力源属性的

事件时，会产生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从而导致他们容易在社交中回避、退缩，对人际交往更加敏感、

恐惧与抵触，进而引发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过度思考，产生不良情绪等。因此，本研究认为应该做好家庭

心理教育的宣传工作，使家长们意识到营造和谐、友好的家庭氛围的重要性，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交友心

态及观念，教给他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技巧，使他们掌握应对不良事件的正确态度及处理办法，从而帮助

青少年顺利地度过青春期，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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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mily Conflict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Wang Ruodan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Methods: 717 adolesc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conflict subscale of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the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Scale, the 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 an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adolescents’ family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2) The results of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show that the 
family conflict of adolescents affects their mental health through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family conflict→social anxiety→mental health” is 0.073;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family conflict→rumination→mental health” is 0.077;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family 
conflict→social anxiety→rumination→mental health” is 0.047, and the above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a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State anxiety and rumina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Family conflict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affect through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Key words: Family conflict; Mental health; Social anxiety; Rumination; Adolescent


